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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马拉松
——2025年樱花汉马季走笔

□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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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前490年，在远离我们华夏土地好几千公
里的地方，希腊和波斯帝国又打起来了。冷兵器
时代，无非就是戈矛刀剑盾牌甲胄的对抗，肉体与
兵刃的碰撞，鲜血与喘息的交织，在权力、土地、金
钱、女人之类欲望驱使下发生的人类屡见不鲜的
大规模的械斗，那种“可怜无定河边骨，曾是春闺
梦里人”的慨叹，我想，希腊和波斯人大概是没有
的。只有成王败寇，只有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新
意。可是，这次因为一名本该籍籍无名的小卒子
的一次舍命奔跑，让血腥的战争有了新意。一名
希腊士兵被命令跑回首都雅典报告胜利的消息，
是的，是跑回首都去报告消息。天可怜见，没有任
何通信工具，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交通工具，这个
可怜的名叫菲迪皮茨的士兵，从那个叫马拉松的
村子，居然不停地奔跑，最后竟然真的跑到了雅
典！是的，他是跑到雅典的。从马拉松到雅典，并
非一片坦途：崎岖的海边滩涂小路，从海上吹来的
风，锥子般地钻进他湿透的战袍里，蚀骨的疼。靴
底早已不知所终，脚下，尽是躲不开的海蛎子壳，
厚厚的脚茧子已经完全被磨没了，血肉模糊的疼
痛感，倒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沿途没有淡水，哗
哗的海浪只能让他更加干渴。胸腔好像被石灰石
填满，他尽可能地伸长脖颈，似乎这个动作可以让
他多吸进一些空气。逐渐，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偶
尔，脚下的一次剧痛又使他清醒了些。于是，就这
样，当半昏迷状态下的菲迪皮茨看到雅典城堡模
糊的影子时，唯一支撑他机械式捣动的脚，终于失
去了最后一点动力。

菲迪皮茨最终是否口齿清爽语言流畅地报告
了胜利的信息，不得而知。真实的是，他跑到了雅
典，当然，他也倒下了，而且从此没有再站起来，只
有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开竖着——据说，这是
胜利的手势。

一个籍籍无名的菲迪皮茨倒下了，另一个籍
籍无名的名叫马拉松的村子却站了起来：1896年，
亦即2386年之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菲迪
皮茨的那次奔跑列为一个项目，名字就叫马拉
松。这是个长跑项目，长度以当年菲迪皮茨跑的
里程为准：42.195公里。

将马拉松列入国际体育项目并在全球推广的
人叫顾拜旦，这位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
法国人，在奥运会项目的安排上，并没有展示他高
卢人的浪漫天性，而是以人类最宝贵的悲悯情怀，
试图以菲迪皮茨的死亡奔跑为抓手，实现他“化干
戈为玉帛”的理想。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顾拜旦，
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有创新精神且富有人道主
义精神的人。

马拉松自从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人
们自然摒弃了它原本血腥的战争出处，将人类追
求和平、追求各民族团结、追求人类健康等一系列
美好附着在它身上：马拉松，让战争滚开！马拉
松，让地球人和平共处！

马拉松这项体育运动，宽泛的意蕴应该是，让
人们以挑战个体体能极限的奔跑，让世界爱好和
平的民族和人民，从各自的文化维度，诠释它的文
化精神。

希腊语中，马拉松，意思为“长满野茴香的地
方”。

的确，马拉松周遭，常年弥漫着野茴香那特有
的芬芳。

（二）

就在菲迪皮茨倒在绿毡样野茴香丛中的那一
年，远在华夏的汉江河谷，铺满了缤纷的樱花。

据说，这些樱花，是从喜马拉雅三江之源，裹
挟着黄河豪迈的气势，从陕西宁强那乱石嶙峋的
峡谷中，顺着叮咚叮咚山泉逶迤的身姿，将各色樱
花的斑斓和芬芳，沿着汉江古道，一路铺将开来
的。这似乎也是一场马拉松，一场中国樱花开枝
散叶的马拉松。这更是一场由楚先人披着樱花雨
引领的马拉松，一场从九曲黄河出发，在汉江故道
披荆斩棘，创造出多姿多彩长江文化的漫长的马
拉松。这场马拉松，并非人类个体体能极限的挑
战，而是事关民族或族群生存发展的“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波澜壮阔的马拉松。

天人感应，万物有灵。楚国的先人，冥冥中似
乎听到了江汉河谷清凌凌河水以及漫山荆棘丛中
樱花的召唤，毅然决然地率部南下。汉江，乃华夏
祖母河，想这汉江故道，恰是黄河与长江的连接
线，换言之，汉江故道，乃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
汇的通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炎黄一
脉身份南下的楚先人叫熊绎，熊氏，芈姓。

熊绎的南下，目的地是周天子给其的分封地
丹阳，赐子爵，封地五十里。这是一块怎样的封地
哦：“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以处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

面对穷乡僻壤，楚先人没有“算了”，没有“躺
平”，楚人的血液中，似乎天然有一种“不服周”的
基因，换言之，这种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就
是这场炎黄一脉向长江流域马拉松般迁徙的原动
力——

当年，他们，就是沿着这汉江蜿蜒潮润的脚
步，从中原出发，拉着粗笨狼伉的柴车，在那绿荫
蔽日的荒山野岭，披荆斩棘，寻找一块适宜的生息
繁衍之地。渴了，掬一抔山泉；饿了，采一串野
果。赖以遮羞的草裙，被荆棘划拉成筋筋缕缕
——筚路蓝缕，这四个字，浓缩了先辈多少艰辛！
终于，在这汉江环抱的荆山，在这中原人称之为荆
楚的蛮夷之地，栖岩穴，与熊罴为邻，同凤鸟龙蛇
相伴。那时，留在中原的兄弟氏族称楚先人为荆
蛮，我们的先人也就干脆以熊为姓，以荆蛮自诩
——蛮夷就蛮夷罢，反正，荆蛮和中原，不都是炎
黄一脉么！

于是，久而久之，楚先人姓芈，倒是需要后世

普及了。
于是，我们楚人的祖先，沿着汉江故道，满身

披着粉嫩的樱花落英，活着并快乐着……
是的，他们活着并快乐着。狩猎时，他们从不

射杀幼小的猎物，他们深知，大自然是最大最好的
畜牧场；他们把落入陷阱的孕兽圈养起来，让它们
生儿育女。每当狩猎归来，夜晚，有威望的老者，
自信地敲击着燧石，火星子溅洒开来——噢，火绒
草燃红了，被仔细保存的干草燃起来了，人们咿哟
咿哟地吆喝着，随着干的或不干的树枝投进火堆，
温暖的篝火噼里啪啦地应和着人们咿哟咿哟的欢
快，把光与热分给火堆周围的每一个成员。暗夜
中的樱花丛，被篝火勾勒出一圈诡异的淡红。篝
火上烤肉的吱吱声，熟油溅落火堆的扑哧声，回荡
在林间的烤肉的腥香，是最好的刺激！赤脚赤身
仅以兽皮草裙遮羞的先祖们，跳起了粗犷的舞
蹈。他们一会儿模仿野兽们的奔跑跳跃，一会儿
夸张地展示出狩猎的技巧，没有跳舞的，或拍手以
相和，或顿足以击节，或展喉以助兴——载歌载
舞，好一幅天人合一的粗犷画卷……

楚人生命的马拉松，楚人族群繁衍的马拉松，
较之菲迪皮茨个体的悲剧性的马拉松，更多了华
夏独有的楚文化内涵：最初僻处荆蛮方圆五十里
的子爵领地，经过楚人自强不息五十年的努力，成
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
十年”，跻身战国七雄。

楚国八百年，从开满樱花的汉江故道筚路蓝
缕草创期始，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气吞万里
如虎强盛的楚国，不是疆土扩张毫无新意的成
长，而是综合国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全方位的创
新，是华夏优秀文化大厦闪光的重要构件，这是一
场在华夏疆土上演绎的一场最有声有色民族文化
的马拉松盛宴。

（三）

今天的樱花汉马季，是楚先人筚路蓝缕马拉
松的延续。

清凌凌的汉江，如一个深情款款的女子，执拗
且执着地朝眼下的江城武汉奔来。融进楚地灵秀
吊脚楼的倒影，融进汉江故道如云如雾的樱花的
芬芳，融进楚先人披荆斩棘的马拉松精神，逶迤而
来，汇进豪迈的长江——江河交汇处，那硕大的浑
黄与清凌的旋涡卷起的喧嚣，不是那种成王败寇
江山易主的千年一叹，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激
情拥吻。这里，是值得释放和燃烧激情的。这里，
有龟蛇对峙一城分三镇的独有城市格局，这里，有
武汉人自己都一时说不清有多少座长江大桥、汉
江大桥——就在这“桥都”樱花如烟似锦的三月，
见证一场当代楚人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樱花汉马
季，或许，对马拉松的文化精神，会有另一种角度
的理解。

应该说，当代的樱花汉马季——武汉马拉松
赛事，其精神，是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精神的
延续和扩展。

无论如何，当代的汉马，不会有菲迪皮茨的悲
剧。尽管楚人浪漫，哭嫁跳丧，但楚人热情好客包
容大度爽朗豁达，是代有传承的。

武汉从 2016 年至今，共举办了 7 届“汉马”赛
事。

是武汉人对马拉松特别的情有独钟吗？细细
想来，应该不是。

对于武汉广大市民而言，能符合马拉松赛事
条件的——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乃至“健康
跑”的武汉市民，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看客。对
于几乎所有热衷樱花汉马季武汉市民而言，热衷
的主要就是个热闹！

热闹，看热闹，是武汉市民对汉马最直观的期
待。

当然，樱花汉马季的热闹，是多层次的。
谁谁得了冠军、这一届比上一届又有了些么

新的“尖板眼”……这些热闹、“尖板眼”，应该还是
浅表层面的，甚至赛事期间的氛围、包括选手们的
出色表现比如坚忍的意志等等，都很难算是樱花
汉马季深层面的看点。每一届樱花汉马季，武汉
这座城市朝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姿态和自信，武
汉市民包容的胸襟和文明程度的更新，是选手们
关注并感慨的。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马拉松式
不断创新前行的步伐和日新月异的风貌，是看热
闹市民关注并自豪的。

可以这样理解，每一届樱花汉马季赛事，都是
对武汉这座英雄之城的又一次认识和更深层次解
读。

当选手和观众从三阳门出发，从沿江大道跑
向江汉关，左手是花团锦簇的汉口江滩，右手是各
具风格的老式建筑，人们是否会让思想穿越时空，
在脑中复制出“挤密挨密”的码头和“嘿呵嘿呵”白
汗流成黑汗昔日码头工人的号子？穿过江汉路，
人们会不会想到这条中国著名的步行街，曾发生
过多少“租界”与“华界”之间令人“齿冷心寒”的事
件和故事？跑过中山大道，会不会想到，这是跑在
当年汉口城墙的“墙基”上？跑过江汉一桥，或许
会听到钟子期与俞伯牙操琴叙旧；跑经龟山，会不
会感受到三国文化浓浓的云烟在身边缭绕？跑过
长江一桥，不免要瞻仰黄鹤楼，不免要经过阅马
场、红楼，耳畔或许会听到当年武昌首义那改朝换
代的一言难尽的第一枪！当跑上东湖绿道的时
候，人们是否会回首当年，这里曾是爱国人士周苍
柏草创的“海光农圃”……

运动赛道上的马拉松选手，他们不会也无暇
想这些，他们只需要朝前跑，朝前跑，朝前跑……

樱花汉马季，武汉在这最美丽的季节，主办这
项国际体育赛事，却并非只是为了用这场长跑来
纪念公元前490年跑到雅典的菲迪皮茨——除了
体育赛事本身那点事，其目的，是向世界，对武汉
城市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风貌、斑斓多彩的文化内
涵、兼收并蓄的人文胸襟、永不停息的创新雄姿又
一次的回顾与展示。

就个人而言，即或“自信人生二百年”，也很难
说是一场意义丰厚的马拉松。然而，对一个自
1840年以来，饱受凌辱的泱泱大国而言，不仅要稳
稳地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
兴，这，肯定是一场气势恢宏“当惊世界殊”的伟大
的马拉松。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马拉松对我们是永远
的。

蛇年说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偶尔会梦见蛇。惊醒后会发现，被子

没有盖好，冻醒了。医生朋友告诉我，这
是一种心理暗示，提醒你不要着凉。

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蛇，大约只有几岁，
在鄂南赤壁一个偏僻的山村。身高且背
直、被人称像旗杆的祖母牵着我，去桃花涧
上摘黄花菜。忽然间，我瞥见菜园门边的
地上，两条青绿色的蛇绞在一起，旁若无人
的。祖母眼神不好，却一把夹起我，一脚踩
在离蛇不足半尺处，径直进了菜地，啥事儿
没有。村里山环水绕，瓜果满坡，虫鳖遍
地。蛇通常在某个星夜，悄然盘卧在禾场
上神聊者的脚下，一动不动，听故事；或在
夏夜，熏蚊蝇的烟抹子烧尽后，困乏者打着
呵欠上床睡觉，忽觉一阵冰凉怵人，亮灯一
照，只见着了蛇的尾影。

读万古堂小学时，见过的蛇已不计其
数。攀缘于枝丫上的，跃跹于蓬蒿间的，
逃逸于屋场角的，隐匿于崖穴泥洞里的，
青花蛇、乌梢蛇、土疯蛇，经常遇见。蛇也
成了孩子们搜捕的猎物，有一次，见一条
蛇缠在蓖麻树的根上，便悄悄走近，突然
捏紧蛇尾，一边狂跑，一边使劲地挥动小
臂，呼呼地甩圈子。蛇的脊椎被抖散，一
会儿就失去了知觉，不再动弹了。敢抓
蛇，是村里男孩子们吹牛的资本。

屋脚下、墙缝里、树杈间，常有蛇的蜕
皮，白色，轻飘，孩子们拈了在风中舞。老
人们说，蛇一百年蜕一次皮，得在夹缝里，
很痛苦。残阳如血的野山坡，偶尔冒出几
株鲜红的、酷似蛇头的植物，很精美。伙
伴们说这是蛇还阳变的，还居然敢掐了把
玩。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毒菇。

万古堂小学有一位负责种菜、喂猪、
做饭、看校的工友，叫毛子岳。不晓得他
多大年纪，感觉很老。宽宽的、厚厚的、驼
驼的背，像扛得起一座山。眉毛漆黑，竖
得像刺，下颌有颗麦豌豆大的痣。一口湘
音，但话很少。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有没有家人。村里老少直呼其名，老师们
唤他“毛师傅”。小学校园的后山坡，有一
片坟地，叫“伢儿坡”，是埋葬早夭孩儿
的。盛夏夜里，坡上便有无数跳跃的萤火
虫和忽闪忽闪的鬼火。村里有女人怕走
夜路，冲着黑夜中的小学校园喊一声：“毛
子岳，你送我一脚！”他就赶紧跟在后面壮
胆去了。毛子岳会采药、熬药，敢打蛇、抓
蜈蚣，满山满坡去采马齿苋、鱼腥草、丝茅
根、天冬、七叶一枝花之类的制药，送人。
常有人找毛子岳借柴米油盐、借菜借火
柴，多是有借无还，他也不在意。谁家一
大早把猪赶进他种的菜园，包菜、菜薹被
拱了一大片，他也只是冲着猪粗暴地骂几
声。记得毛子岳被偷贼打晕过两次，一次
是为保护小学的桌椅板凳，一次是为了抢
回被偷走的猪。

有天傍晚，家里床底下钻进了一条粗
蛇，我急慌慌地去喊毛师傅来。他准确地
打着了蛇，掂住蛇尾，嗖嗖地抖几抖，敕敕
地剥了蛇皮，在空场上煮了吃，还喝酒，挺
陶醉的。他边吃边喝，讲了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小夫妻，很恩
爱。男人在外打长工，很少回来。突然有
天晚上就回家了，媳妇儿自是欢天喜地，
用砂铫子煨了汤侍候男人。谁知到了半
夜，男人肚子痛起来，满地打滚，就一命呜
呼了。婆家告到衙门，说这媳妇儿有害夫
之罪。判官大人经过访问，觉得不像，但
百思不得其解。他百般盘问，忽然心生一
计，叫这媳妇儿在某夜某时，再做一顿夜
饭，判官守候在炉灶旁。等到某时某刻，
判官突然一抬眼，顿时惊恐万状：灶屋梁
上，盘着一条大蛇！蛇信子闪烁骇人，一
线毒涎直坠锅灶！判官大人赶忙命人毙
蛇，也为良家媳妇儿洗了冤屈。

毛子岳讲的故事，听得我小腿儿发
抖。讲完，他还说，蛇汤不能在屋里煮，怕
灶屋顶上的禳尘，落在锅里，有毒。毛子
岳也说，蛇会蜕皮，蜕皮很痛苦，那是一次
新生。还幽幽地感叹，人要是能蜕皮重生
就好了。毛子岳不光吃蛇肉，还逮了蜈
蚣、百足虫泡酒喝，说是药引子。我记得，
他好像经常中毒，腿脚肿得碗口粗，他的
药引子却是百家来求。

毛子岳的屋挨着菜园，窗户下方用报
纸糊得严实，黑黢黢的。他总关着门，一
钻进黑屋就不出来，门敲得山响也只答
应，半天才开门，出门就上锁。有一回，我
们几个孩子在菜园子里玩捉迷藏，我爬上
了毛子岳的窗台，好奇地往里一望，竟然
见到毛子岳正一笔一画地写毛笔字！毛
子岳见窗台有人，紧张地站起来。我们赶
紧溜了。

那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城里回到白雪
覆盖的万古堂小学。村里人说，毛子岳死
了。村里人是正月初五来拜跑年时，发现
毛子岳不在的，可能是吃什么中毒了。远
近来了好多人，老屋任家、新屋任家、月亮
湾任家的，莲花塘刘家、高井畈刘家、角塘
李家的，鸭棚梁家、架桥郑家、古井陈家、
新屋费家、坡里童家、黄家嘴上魏家的，最
远的好像是茅山张家的。大约都是受过

毛子岳帮衬的，说着惋惜，道着感谢。没
有一个说湖南话的。凛冽的风雪中，飘忽
过来几句话，“没想到，这老头儿箱底下，
还压着委任状呢”“从岳阳逃来的”……听
得我一阵阵难过，一阵阵发愣。忽地我就
想起来，毛师傅关于蛇蜕皮的那几句话，
那幽幽的表情。

村里老人讲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
老汉，老汉有个女儿，女儿遇到三个求亲
的，一个是乌鸦，一个是猴子，一个是蛇。
老汉想考考他们的本事，拿出三把柴刀，
指着一片树林说，谁先斫完这片林子，就
把女儿嫁给谁。乌鸦把刀拴在翅膀上，飞
来飞去的，不知先斫哪棵好。猴子握着
刀，吭哧吭哧地，半天斫不断一棵树。蛇
把刀绑在尾巴上，吱溜吱溜地，一会儿斫
倒一大片。入夜，那蛇出现在姑娘身边，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
这个美丽的故事，让孩子们对蛇不再那么
恐惧。

直到有一天，一阵凄厉地哭嚎越过几
道山垄，击碎了我的童话，七姑家的大女
儿碧霞被蛇咬死了！碧霞只有四五岁，赤
脚在屋后的草地里，摘花儿、捉蝶儿，不知
道有蛇在花间潜行。清晰地记得，几个大
人抬了用木板钉成的匣，走向寂寥的荒
坡。新掘的小坟茔四围，满是灿灿的花
儿。七姑那肝肠寸断的凄嚎，至今萦绕在
我的记忆里，儿时那片荒野的上空。

见过一位母亲，她带了幼子去摘茄
子。儿子忽然惊哭起来，母亲奔过去，捋
起儿子裤脚一看，是毒蛇牙痕！母亲猛地
一声嚎叫，一把撕下一绺连着头皮的长
发，死死地缠紧儿子的小腿，抱起儿子疯
狂地奔向池塘边的溪沟，边跑边哭喊：“救
——命——哪！我儿被蛇咬了，我儿被蛇
咬了！”蛇药送来了，泪汗满面的母亲已经
用手指把患儿的伤处抓得稀烂，正一滴一
滴地往外挤毒血！母亲的头发间，那血迹
早已浸成了一大片。

山村的孩子，终归难以逃避有蛇虫袭
扰的日子。惊蛰之后，砍柴、摸鱼、爬树、
割谷、打猪草、摘果子、走夜路，随时随地
可能遭遇到蛇。一句传言说水田里游过
来一条大蛇，能把满田的插秧人赶得像鸭
子似的飞跑！塘里河边的水蛇，虽说无
毒，朝你游来，却也能吓死人。十里八乡，
不时传来有人被蛇咬死咬伤的消息。据
说蛇本是不攻击人的，只是觉察到人的威
胁了，才袭击人。有关蛇的故事，像一溜
黑色的音符，伴随着许多农村孩子的童
年。

村里大人们说，力是扛大的，胆子是
吓大的。面对蛇的出没，孩子们恐而不
惧，只能勇敢前行，没有别的选择。真切
地感受到的一次蛇口余生，大约是在上小
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挎着
篮子去摘菜。走在田埂上，感到一阵风吹
草动，水声骇人。挺直身子一看，顿时吓
呆了，一条青花大蟒蛇正昂起半尺高的身
子，直逼过来，新栽的青秧被排出一条通
道。蟒蛇呼啸而至，却突然改变了方向，
钻进了田角。我跌坐在地上，很长时间还
记得那颤动的青白色的蛇腹。

儿时的玩伴大多有遭遇蛇的经历，于
是那些背土铳、提笼子、走村串户的捕蛇
人，便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据说，他
们自制的蛇药，祖传好几代，俏销几百
里。日本人占领这一带的时候，捕蛇人把
捕得的蛇们，成笼成篓地撒在日军驻地，
吓得侵略者魂不附体。听过这样一个故
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
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一位领头
闹革命的赤卫队队员被民团抓捕。敌人
逼他交代出更多的人，对他进行了百般折
磨，但他宁死不屈。最后，敌人把他关进
了一个装有蟒蛇的笼子。在此之前，许多
人过不了这一关，或者被吓死，或者被蛇
咬死，这叫蛇刑。但当这位遍体鳞伤的革
命者被塞进蛇笼里后，奇迹发生了。只见
这条大蟒蛇一动也不动，不敢挪近一寸，
最后竟然气绝而亡。敌人没有想到，这位
赤卫队队员祖孙三代都是捕蛇人。正是
他身上的蛇药气味，发出了驱蛇的神奇力
量。

听过蛇的故事，遭遇过蛇的惊吓，从
惊恐惧怕、无可奈何，到警觉、防范、习以
为常，山里孩子们接受了现实，承受了困
厄、苦难，学会了生存。听了英雄的故事，
变得更加勇敢、坚强起来。一切乖蹇的过
往，皆为人生的财富。

作为生态的成员、田鼠的天敌，蛇们
依然蹁跹盘缠在故乡的田间树头，像砭骨
的山风、袭人的雹雨一样，砥砺着山里孩
子们的意志。城里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磨
砺，会不会缺少了对灾难苦痛的体味，缺
少了对无忧生活的憧憬，他们的人生色彩
是不是少了点儿颜色，他们的乡愁会不会
缺了点儿深厚？

就这么想着。蛇患，这儿时的忧祸，
竟成为人生的财富了。如今还偶尔潜入
我的梦境，预警于我，让我想念故乡，回到
从前。这简直是一种缘分、一种福分了。

蛇 缘
□刘汉俊

当“汉马”遇上樱花
三月的江城，总有些奇妙的际遇。长江的水波还未褪去

冬日的清冷，两岸的樱花却已按捺不住，一夜之间绽出满树云
霞。偏是这时节，穿运动服的异乡人多了起来，背着号码布，
在江滩边来回踱步，像一群候鸟，准时赴一场与春日的约会。

马拉松的本源是战争与牺牲，却在顾拜旦的悲悯情怀中转
化为和平的符号。现代的马拉松更是超越竞技本身，成为和
平、团结与城市文化的象征。今天的“汉马”，正是这种精神的
延续——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从江
汉关到黄鹤楼，从中山大道到东湖绿道，赛道串联起武汉的历
史记忆与现代风貌，让跑者与观众在奔跑中感受城市的脉搏。

在本届马拉松赛事中，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阿塞法·门格斯图·
内格沃问鼎男子全马冠军，并且打破了赛会的历史纪录。这位
选手在赛后感慨，武汉的赛道风景令人难忘，尤其是沿途的樱
花景观。这是他第一次领略到如此美丽的赛道。

当42.195公里遇上21天花期，当古希腊的悲壮遇见楚地的
浪漫，这场相遇从来不只是体育。那些被汗水和花香浸透的瞬
间，终将沉淀为城市记忆的年轮——就像长江水永远记得，某年
三月，它曾映照过多少奔跑的身影与多少转瞬即逝的樱花云。

当“汉马”遇上樱花，武汉正用它的方式告诉世界：一座城
市的精神，既在历史的沉淀里，更在当下的奔跑中。 （周璐）


